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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有驴友组织去洛阳重渡沟，我虽去过几次
洛阳，但重渡沟却是第一次去。

早上7点半，我们在市政府广场集合出发。一路
上欢歌笑语，不知不觉就到了活动的第一站：龙峪湾
国家森林公园。此时已经将近12点了，我们在导游的
带领下，先在景区内的一家饭店吃午饭。席间，导游
介绍说，龙峪湾位于栾川境内，观赏面积 300余平方
公里，山势雄伟、古木参天，大家饭后可以沿着山道自
行游览，仔细体会原始、天然的风景，下午4点半出发
去重渡沟。听到这里，我这个摄影爱好者按捺不住好
奇心，急匆匆地填饱肚子，端着相机第一个冲到了重
渡沟山脚下。抬眼向上看，是连绵不绝的石阶；左右
看，是茫茫林海；侧耳听，是清脆的鸟鸣。这雄伟的
山、苍郁的树、苔染的石壁、滴水的竹林，让人心旷神
怡。

刚到山口，湿润、清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一下
子清爽了许多。这里的水真多，处处都可见到或急
或缓的山泉，顺着山势一路而下；这里的水真清，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水底游动的小鱼清晰可
见。

循着山道转过一个弯，顿时热闹起来，远远地就
看见一条白练一般的瀑布轰鸣着奔腾而下。导游介
绍说，我们眼前的这条泄愤崖瀑布是景区内最大的
瀑布，达百米以上，由三级瀑布构成。最高的一级是

“虬龙狂奔”，中间的是“虬龙泄愤”，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最低的“余怒未消”。水浪或者击打在长满绿色青
苔的石块上，水花四溅；或者顺着石崖落下，形成长
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水线。站在瀑布旁，雾气迷蒙、
凉风阵阵，深深吸上一口气，让人感觉从内到外都被
洗涤了一遍。怪不得著名作家张一弓称赞道：高峡
飞瀑藏幽径，绿水秀竹怀古情。

循着水势往上走，重渡沟不仅秀美，更有险峻之
美。竖直上下的石阶，仰面只能看到上面人的脚；水
中的独木桥，浅浅地浮在水面；狭窄的山路，只容下
一人通过。前方，一段瀑布如同水帘一样悬挂在石
壁上，一个十余岁的小女孩在一旁俏皮地摆着各种
造型。她头戴着树枝编成的草帽，身着一条浅白的
裙子，宛若山中精灵。我马上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
个美好的画面。和我同行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事
也被这快乐的场景所感染，兴奋地对着山谷大声呼
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再往上走，经过了曾留下刘秀足迹的靠背石、歇两
歇、歇三歇。导游说刘秀曾在这里留下一首诗：“鸡叫
一遍歇一歇，鸡叫两遍歇两歇。鸡叫三遍红日现，扫尽
满天星和月。”听到这里，胸中不禁生出一股豪情，浑身
又充满了力气和劲头，一口气爬到了最高处好汉坡。
站在最高峰，俯瞰整个重渡沟，脑海里浮现出千年之前
刘秀率领军队途经此处豪情万丈的场景，不由得心神
激荡，大声吟诵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次旅行，虽满身疲惫，却十分满足。

在丽江到大理的车上，导游跟我们开玩笑：
丽江的胖金妹和大理的金花都值得拥有。马上
有人起哄：李导的太太是胖金妹还是金花？导游
笑了笑，说，云南人都知道，做太太最好的，还是
版纳的骚哆哩。那么，李导的太太一定是骚哆哩
啦？

没想到这一问，李导便收起了笑容，一阵沉
默之后，给我们讲起了故事：

25年前，我考上大学，约了两个同学去版纳
旅游，看成片的橡胶树，象群大摇大摆从集市上
穿过，美丽的骚哆哩忙忙碌碌——当地人把傣家
姑娘称为“骚哆哩”，小伙儿称为“猫哆哩”。傣家
的村寨很有特色，村寨外榕树遮天蔽日，村寨内
竹楼鳞次栉比，颇有些神秘，如果能去傣家竹楼
住几天，真不枉我来版纳一次。

那天一早，我出去闲逛，集市熙熙攘攘，沿街
摆开许多水果摊，一个香蕉摊前，站着位傣家姑
娘，黑亮的长发盘在头顶，圆脸上嵌着溪水般清
澈的眼睛，水蓝色的筒裙勾勒出婀娜的身腰。我
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走过去，心猿
意马地挑起了香蕉。

“你是来这里玩的吧？”姑娘却很大方地跟我
聊了起来。

兴许是为了炫耀，我告诉她自己考上了名牌
大学。姑娘崇拜的目光让我顿添几分自信，借着
这自信，我提出想找个傣家住几天，问能不能住
她家去。姑娘很爽快地问我要了纸笔，刷刷地写
下了地址。当晚9点多，我们边走边问，找到了
姑娘的家。 姑娘正在竹楼上织布，不远处的凤
尾竹下，传来悠扬的乐声，那织布“咿呀”的节奏
与动听的葫芦丝乐曲一唱一和，竟和谐地融为一
体。

我们在竹楼一住就是五天，姑娘看我的眼光

越来越火热，迎着目光，我年轻的心颇有些自
得。第五天晚上，傣寨的夜晚静悄悄的，姑娘的
哥哥把我约到了村外的大榕树下。哥哥说，他妹
妹喜欢我，问我有没有心思娶她。

我大吃一惊，虽然我对姑娘有好感，但从未
想过娶她。何况，我才18岁，暑假结束还得去读
大学呢。

哥哥又说：“你来以后，我妹就和那个猫哆
哩分手了，你没听出来吗？她织布的声响已经
跟楼下的葫芦丝合不上了。再说，要是你不喜
欢我妹妹，为啥住客房时头朝外，脚朝里呢？”

坏了，原来傣家有这个风俗，客人应该脚朝
外睡觉，脚向里睡，就代表不走了。这可咋
办？我垂头丧气回到竹楼。姑娘破例没有织
布，而是在竹楼下的凤尾竹旁等我，月光透过
细碎的竹叶，洒下无数片洁净的光斑。

“你喜欢我吗？”她迎上前来，“你要是喜欢
我，我可以等你三年，三年内你回来看我，我就
嫁给你；三年内你不回来，我就嫁人了。”她看
着我，伤感地说，“我们傣家的骚哆哩，超过 20
岁就难嫁了。我今年17，还可以等你三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更不敢看她的眼睛。
讲到这里，李导深深地吸了口气，默默地看

着窗外。后来你去看她了吗？有人问。
去看她，是五年以后的事了。大学毕业我

当了导游，第一年，我一直不敢跑版纳的线
路。第二年，我鼓起勇气带了一个去版纳的
团，决定去找她。可刚走出小镇，我就迷路了，
曾经的村寨都不见了，只有一丛丛凤尾竹，在
清朗的月色下摇曳。路过的猫哆哩告诉我，这
里的几个村寨三年前就搬迁了。

后来呢？
后来？ 20年了，我再也没有去过版纳……

月光下的凤尾竹 □陈喜联

重渡沟游记
□杜小利


